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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豫西 Ｈ 村的田野调查发现， 女儿在娘家养老事务中逐渐从辅助性角色向主要角色转

变， “女儿养老” 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事实。 但是， 女儿在娘家的财产继承中却依然扮演着

“缺席者” 的角色， 这一角色与女儿承担的养老角色发生了冲突， 这一现象也有悖于法律规定和

社会公平。 农村女儿在娘家的角色冲突是场域变迁、 惯习、 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 场域变迁下娘

家的养老现实需求是女儿承担养老角色的前提， 女儿从小在娘家生活长期积累的情感惯习与孝老

惯习是 “女儿养老” 的重要实践依据， 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与其在经济上的决定权为 “女儿养

老” 实践提供了资本。 场域快速变迁下滞后的惯习是娘家父母在家庭财产继承中做出女儿缺席

的策略性安排所遵循的实践原则， 女儿的惯习及其 “惯性” 又使得其接受了这一不公平的安排。
关键词： 女儿养老　 财产继承　 角色冲突　 农村养老　 女儿继承

一、 问题的提出

俗话说，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在传统社会， 农村家庭中的女儿在结婚后便成了别人家的

人， 这意味着女儿出嫁之后便在娘家处于 “外人” 的地位， 不能参与娘家的重大家庭事务和财产继

承。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革新， 男女平等已是全社会的普遍共识， “继承权男女平等” “妇女享有

与男子平等的继承权” 也早已被明确地写入了我国 《民法典》 《妇女权益保障法》 等法律法规。 在社

会实践中， 农村女儿在娘家的继承权却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近年来， 女儿在娘家经济和家庭福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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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女儿养老” 悄然兴起。①② 学界普遍对 “女儿养老” 持乐观的态度，
认为其为构建新型家庭养老秩序提供了可能。 ③　 ④⑤对于 “女儿养老”， 有学者认为 “赡养义务同时意

味着一种资格、 一种身份， 对应的是家族等级制度中的地位、 名分和权利， 包括财产权利”⑥。 但是，
不少研究却表明承担养老角色的农村女儿在娘家被 “不平等” 对待， 与儿子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
“女儿和儿子公平分配家产的极少， 女儿仍然不具有对娘家父母的财产继承权”⑦， 或者 “女儿虽然

对娘家的责任和义务增加， 但是在家族正式制度层面， 女儿仍然无名分和权利”⑧。 可见， 农村女儿

在 “娘家养老” 与 “娘家财产继承” 上发生了角色冲突。 这不仅有悖于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继

承权” 的法律规定， 也明显有违家庭成员之间的公平。 “女儿养老” 与 “女儿继承” 角色冲突的社会

机制或生成逻辑及其发展走向仍需进一步探索。 本文试图基于对豫西 Ｈ 村的田野考察来对这一问题

作出回应。

二、 研究思路、 方法及理论框架

（一） 研究思路、 方法

农村女性家庭地位提高已是不争的社会事实， 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女儿在娘家角色的变化。 针对

女儿在娘家角色转变的不同认识，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从家庭养老、 家庭财产继承两个维度去

梳理呈现女儿在娘家所承担的角色。 此外， 以皮埃尔·布迪厄实践理论为基本框架， 分析女儿在娘家

角色变化以及角色冲突的生成逻辑。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材料的收集采用实地观察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 研究团队深入 “女儿

养老” 现象较为普遍的豫西 Ｈ 村， 对当地家庭中女儿的角色变化进行了详尽的实地观察和访谈。 访

谈对象的选取主要采用 “滚雪球” 抽样的方法， 通过当地熟人介绍， 共选取 ２０ 人。 访谈对象选取遵

循的原则是： 受访者应是年老需要赡养的父母或具有赡养能力的成年子女， 访谈对象的家庭须是有女

儿参与养老的家庭。 基于上述条件， 本研究所获得的访谈对象均为 ４０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其中男性

８ 人， 女性 １２ 人， 包括父母、 儿子、 女儿等不同的家庭角色。 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编号 姓名 （首字母） 性别 年龄 职业

０１ ＺＷＣ 男 ６８ 务农

０２ ＬＮ 女 ７２ 务农

０３ ＣＸＹ 女 ６５ 务农

０４ ＬＧＳ 男 ７２ 务农

０５ ＷＣＢ 男 ６８ 退休村干部

０６ ＬＱＸ 女 ６２ 务农

０７ ＹＦＤ 男 ７４ 务农

０８ ＬＸＤ 女 ６０ 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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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⑧ 唐灿、 马春华、 石金群： 《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考察》，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
③ 成志刚、 卢婷： 《乡土社会中家庭养老格局的嬗变： 女儿养老的 “崛起” ———基于场域理论视角的个案剖析》， 《湖南社会

科学》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甘颖： 《家庭代际关系变迁与农村女儿养老的生成》， 《当代青年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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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编号 姓名 （首字母） 性别 年龄 职业

０９ ＣＹＤ 女 ５２ 销售

１０ ＺＹＸ 女 ５５ 务农＋打零工

１１ ＷＣＲ 男 ５５ 务农＋建筑

１２ ＷＸＹ 女 ５８ 务农

１３ ＷＱＨ 女 ４７ 饭店打工

１４ ＬＭＸ 女 ５３ 务农

１５ ＹＸＸ 女 ５１ 打零工＋务农

１６ ＸＹＺ 男 ４２ 养殖业

１７ ＺＤＺ 男 ４８ 务农＋建筑

１８ ＷＺＪ 男 ５３ 务农

１９ ＷＷＹ 女 ４０ 开小卖铺

２０ ＣＸＬ 女 ４９ 打零工＋务农

Ｈ 村位于豫西丘陵地区， 全村耕地面积为 ２ ２０９ 亩， 共划分为 ９ 个村民组， 户籍人口共 ２ ０００ 余

人， 村民的主要生计方式包括外出务工和在家务农。 Ｈ 村作为豫西一个典型的山区村落， 受传统观念

的影响较深， 普遍为多子女家庭。 村庄距离市区 （县级市） 约 １４ 公里，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Ｈ
村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现象非常普遍， 劳动力的大规模迁移改变了村庄的人口结构， 导致了

村庄的空心化、 老龄化。 Ｈ 村女性特别是已婚妇女外出务工的较少， 多为留守妇女。 在这样的家庭结

构中， 留守的女儿容易成为家庭养老的重要支柱， 她们在村庄中承担着老人照顾者、 家庭稳定维护者

的重要角色。 此次田野地点的选择正是考虑了 Ｈ 村的这一典型特征。
（二） 理论框架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在对理论理性批判的基础上阐释了 “实践逻辑”， 反对社会科学界存在的 “唯
智主义” 倾向， 认为人的实践活动遵循的是实践逻辑而非理论逻辑， 这种实践逻辑并非理性的， 但

却是 “通情达理” 的、 可以被理解的。 实践理论包括三个核心概念： 场域 （ ｆｉｅｌｄ）、 惯习 （ｈａｂｉｔｕｓ）
和资本 （ｃａｐｉｔａｌ）。 场域是实践理论的重要概念， 它被定义为 “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

个网络 （ｎｅｔｗｏｒｋ）， 或一个构型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① 布迪厄认为， 高度分化的社会是由大量具有相对

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 这些社会小世界具有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 也不可化约为支配其他

场域运动的那些逻辑必然性。②惯习的定义是 “知觉、 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 它具有一

定的稳定性， 又可以置换， 它来自于社会制度， 又寄居在身体之中”③。 通俗地讲， 惯习是一种在场

域中历史地形成的身心图式， 是一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结构所形塑出来的 “性
情倾向” 或 “第二天性”。 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所谓的双向的模糊关系： 一方面， 场域形塑

着惯习， 惯习成了某个场域的身体化体现形式； 另一方面， 惯习也有助于场域的意义建构。④惯习是

个体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 它既是个体行为的生成原则， 也是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机制。 场域是

一个充满争夺的空间， 在场域中， 行动者进行多种资本的竞争。 资本是个体或群体在场域中竞争和斗

争的工具， 也是影响个体在场域中地位和权力的关键因素。 资本表现为四种根本类型： 经济资本、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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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本、 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 实践理论反对 “唯智主义” 的二元论， 反对用理论逻辑来解释实践，
认为实践的逻辑是一种基于惯习的 “实践感” 或 “对游戏的感觉”， 是一种并非理性的但却是 “合情

合理” 的逻辑。 本文将使用这一理论框架去理解农村女儿在娘家的角色实践， 在特定的场域下诠释

其行动背后 “合情合理” 的逻辑。 在实践理论的分析框架中， 场域变迁下的家庭现实需求、 女儿及

父母的惯习、 资本共同促成了农村女儿在娘家的角色变化与角色冲突。

三、 女儿在娘家的角色变化与角色冲突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父权” 衰落下的女性崛起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农村年轻女性在家庭中

对日常生活的责任和义务的承担显示了女性在婆家地位的提升。① 近年来， 农村女性家庭地位上升和

角色转变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 但是除了 “女儿养老” 之外， 关于女儿在娘家角色变化与角色冲突

的研究较少。 参照相关研究， 本文主要从家庭养老、 家庭财产继承两个层面来分别考察近年来农村女

儿在娘家角色的变化与冲突。
（一） 从辅助性角色到主要角色： 农村家庭养老中的女儿角色

中国社会素来深植于一套儒家伦理体系之中， 在这一伦理体系中， “年轻女性是一个仅拥有临时

位置的被边缘化的 ‘外人’”②。 但是， 应该说由于女性的情感需要， 女儿似乎天然地与娘家亲近，
其对父母的关心和照顾并不因为自己的出嫁而减弱。 随着家庭现实需求的变化和女性地位的提升， 农

村女儿群体开始展现出一种更为现代的赡养观念。 她们在坚守传统孝道、 积极履行赡养公婆责任的同

时， 也逐步承担起对原生家庭父母的赡养义务。 研究表明， 女儿对于娘家父母的照护主要体现在物质

支持、 生活照顾以及精神慰藉等方面。③

“女儿养老” 是近年来农村社会逐渐兴起的一种养老新动向， 这一现象也昭示着农村女儿在娘家

家庭养老中从辅助性角色到主要角色的转变。
第一， 女儿在对娘家父母的经济支持上与儿子逐渐趋同化。 在传统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中， 尽管女

儿也承担一定的养老义务， 但是与儿子相比， 这种义务只是补充性的。 一般而言， 这种补充只包括

“日常用度的补充、 生活细节的照顾， 以及感情支持方面”④。 作为赡养老人的主要责任人， 儿子承担

着主要经济支出， 父母一般也会选择在儿子家居住。 也就是说， 女儿在传统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中主要

扮演着一种 “辅助性” 角色。 这一方面是因为 “女儿的赡养义务更多是基于感情的回报， 而非出于

正式的权利与义务对应机制”⑤，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传统的婚姻模式和社会观念下， 女性在家庭中

往往处于从属性地位， 缺乏经济自主性和支配权。 此外， 作为婆家的媳妇， 女儿还必须要与丈夫一起

承担婆家的养老责任， 不能越俎代庖地去为娘家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研究表明， 农村家庭女儿养老正在从传统社会的 “无名无实” 向 “有名有实” 转变， 有数据显

示 ７１􀆰 ７％的女儿为娘家父母提供了经济上的养老支持。⑥ 随着女性地位的崛起和自主性的提升， 女性

对于父母养老的经济支持也发生了改变———从 “亲戚式” 的偶尔提供经济支持演变为直接缴纳生活

费、 支付住院费等与儿子同等的支持方式， 从一个偶尔的经济支持者演变成了父母的寻常经济支持

者。 这也表明农村女儿在对娘家父母的经济支持上呈现出与儿子趋同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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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儿子闺女都一样， 那老人要是不能自己做饭、 照顾自己了， 那都是儿子闺女几家轮着

住， 生病了住院了几家轮着看 （照顾）， 钱 （赡养费） 也是平分。 要是自己能做做饭、 照顾住自

己， 那有的是自己住， 有的是跟儿子住， 孩子们商量商量给点钱养老。①

第二， 女儿在对父母的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上逐渐取代儿子成为 “主要角色”。 已有研究认为，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农村老人通常随儿子居住， 女儿对娘家父母的照料则一般以探亲的方式进行， 老

人很少居住在女儿家里。② 因此， 传统农村女儿对于父母的照料实际上是一种以探亲为由的临时照

料， 女儿扮演着一种 “探亲者” 或临时照料者的角色。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 男性因外出务

工而难以在日常生活中为父母提供持续的照顾和情感支持， 尽管他们通常会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 但

是不能满足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上的陪伴需求。 “孝而难养” 成为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现实困境，
家庭的现实需求推动农村家庭养老呈现 “女儿化” 倾向， 家庭对女儿养老的责任义务期待越来越高，
养老责任的分担不再以性别区分， 而是更注重个人能力。 在养老责任的分配上， 传统的性别界限正在

变得模糊， 女性天生感情更加细腻、 更有耐心， 这使得她们在照顾老人方面往往比男性更具优势。 再

加上其在自己的小家庭③中地位的上升， 女儿在婆家更具有自主权和发言权， 不少农村女儿可以把父

母接到自己家中居住、 照料。 这样， 女儿在娘家家庭养老中的角色就悄然发生了改变， 女儿从原来的

临时照料者演变为现在的日常陪伴者。
跟闺女住嘞时候衣裳脏了， 她能给你洗洗脏衣裳， 也带你去洗洗澡， 知道你喜欢吃啥， 买点

吃嘞给你， 收拾得可干净。 那要是跟儿子住， 那谁给你洗衣裳洗澡？ 那最后还都是俺闺女来给收

拾收拾， 我一般都是住在闺女家里， 过年才上儿子家住两天。④

已有研究认为， 照护具有强烈的性别色彩， 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与护理有关的工作。⑤ 女儿更能够

理解和察觉父母的精神需求， 能够提供比儿子更加细腻的情感照护。⑥

我有时候给俺儿子说点啥吧， 没说两句， 他都不耐烦了， 说多了又嫌絮叨， 不想听。 可是我

心里藏不住事啊， 有事不找人说说， （心里） 老憋得慌， 给媳妇说吧， 又说不出口。 跟闺女亲，
我都光给俺闺女说说， 让她给我想想法。⑦

可见， 女儿不仅在日常照料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作为 “贴心的小棉袄”， 她们往往在与父母的

情感交流上也比儿子更具优势。 在农村家庭养老场景中， 女儿在对娘家父母的日常照料与精神慰藉上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其重要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儿子和媳妇。
（二） 不变的 “缺席者”： 娘家财产继承中的女儿角色

众所周知， 出嫁的女儿在传统农村家庭中被看作 “外人” 或 “亲戚”， 往往是被排除在娘家财产

继承之外的， 实质上是娘家家庭财产继承的 “缺席者”。 有研究认为， 外嫁女儿的赡养行为不被认为

是正式的赡养， 只是一种女儿自愿的行为， 因此也没有对等的享受娘家财产分配的权利。⑧ 可见， 在

传统农村家庭中， 女儿不享受娘家财产继承等权利， 这是由其 “外人” 的角色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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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资料。 访谈对象： ２０２４０３３０－Ｈ 村退休村干部－ＷＣＢ。 访谈地点： ＷＣＢ 家中。
李俏、 宋娜： 《农村子女养老中的性别差异： 需求、 功效与变动逻辑》， 《社会保障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在当前农村实际上就是指女性与自己的丈夫、 孩子组成的小家庭。
访谈资料。 访谈对象： ２０２４０３２３－Ｈ 村村民－ＬＮ。 访谈地点： ＬＮ 女儿家中。 ＬＮ 今年 ７２ 岁， 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目前长期在

女儿家居住。
李翠玲、 秦群凤： 《女儿照护： 作为情感互动的养老实践———基于一个桂北村落的民族志研究》，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王来华、 约瑟夫·施耐德： 《论老年人家庭照顾的类型和照顾中的家庭关系———一项对老年人家庭照顾的 “实地调查” 》，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
访谈资料。 访谈对象： ２０２４０３３０－Ｈ 村村民－ＬＱＸ。 访谈地点： ＬＱＸ 家中。
唐灿、 马春华、 石金群： 《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考察》，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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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 “女儿养老” 的兴起使得女儿在娘家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与儿子一同扛

起了家庭养老的责任， 其在家庭角色上是否真的实现了与儿子的趋同化呢？ 调查表明， 尽管女儿在承

担娘家家庭养老义务方面与儿子越来越趋同， 其在娘家家庭财产继承上却仍然处于缺席的地位。 对于

豫西 Ｈ 村的调查表明， “儿女有别” 的传统观念仍然顽固地存在于居民的头脑中， 儿子通常被视为家

庭财产的主要继承者， 以确保家族财产的内部流转和家族血脉的延续。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女儿

的继承权往往被剥夺或忽视， 即使女儿对娘家贡献再大， 也不会因此改变其在家庭财产分配或继承的

“缺席者” 地位。
在咱这儿， 农村闺女分 （娘家） 财产几乎是零， 没有这样一说 （法）。 也许是传统， 这是根

深蒂固的东西。 农村你见谁家分财产有闺女也参与进来的？ 根本没有的事！ 闺女最多能在旁边听

听， 能听听就算是这个闺女已经很上得了台面了……要是我作为闺女， 我连听都不听， 你听那弄

啥？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听那干啥。①

显然， 女儿出于感情的回报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娘家养老责任， 其在娘家实际上却受到了不公平的

对待———在娘家的财产继承、 分配中仍是 “缺席者”。 相反， 儿子即使承担了较少的赡养义务， 在传

统上也往往因其 “合法化” 的继承人身份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家庭财产继承和其他资源分配的资格。
对豫西 Ｈ 村的研究表明， 将近年来女儿在娘家家庭角色的转变看作角色上的儿女趋同似乎有些

过于乐观， 至少在当前， 这种趋同还只是单纯体现在 “女儿养老” 上， 在家庭财产继承等方面儿女

之间不是趋同而是仍然有别。 因此， 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 女儿在娘家的家庭角色在养老提供者与财

产继承者之间是有冲突的。

四、 场域变迁与女儿在娘家的角色冲突

如何认识和理解当前农村女儿家庭角色的转变， 女儿在娘家养老与财产继承上又为何存在角色冲

突？ 在实践理论的分析框架中， 将这一问题置于变迁的场域空间内加以考察， 娘家需求、 惯习和资本

可被看作女儿在娘家角色变化及冲突的驱动力量。
（一） 场域变迁与娘家对 “女儿养老” 的现实需求

在实践理论分析框架中， 场域是在各种 “位置” 之间存在客观关系的网络， 社会空间就是一个

变迁着的场域， 特定的场域结构或情境是惯习发生作用的舞台或制约性条件。 在传统社会场域中， 传

统伦理体系规定了女儿并非家庭的永久性成员， 她只是一个临时的、 占据边缘位置的 “外人”， 只有

儿子才是合法的、 具有继承宗祧资格的继承人和孝道的承担者， 儿子 （包括媳妇） 赡养父母是责无

旁贷的家庭义务。 相反， 作为家庭临时成员的女儿在出嫁之后就变成了别人家的人， 需要与自己的丈

夫一起承担婆家的赡养义务。 因此， 在传统社会场域中， 有儿有女的家庭基本上不存在对女儿养老的

需求， 或者说 “女儿养老” 并非传统社会场域所设定的家庭必要选项。
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意味着社会场域的变迁， 场域的变迁冲击了原有的家庭赡养格局， 激发

了农村家庭对 “女儿养老” 的现实需求。 一方面， 人口流动使得农村青壮年男性大量减少， “流动家

庭和留守家庭已经成为中国家庭的常规模式， 人口流动使得家庭原来承载的教育子女、 赡养老人等功

能弱化”②。 在现代社会场域中， 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儿子往往需要承担较大的经济压力， 为了生计往

往无法兼顾对父母的日常照料， 甚至影响到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另一方面， 现代背景下农村传统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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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衰落使得 “养老对于儿子的宗教性意义也就消失了， 儿子的养老行为不再受到价值约束”①。 孝道

的衰落、 儿子赡养父母伦理基础的削弱使得他们可能 “选择逃避一部分赡养责任来达到自身行为的

脆弱平衡”②。
因为现在好些儿子他们提出的想法就是 “你 （父母） 不但生孩 （儿子） 了， 你也生妞 （女

儿） 了， 你对我 （儿子） 有养育之恩， 你对妞 （女儿） 也有养育之恩”， 意思就是说我 （儿子）
对父母有赡养义务， 那女儿对父母同样也有赡养义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老人到孩子家里

排班过日子的事情。③

儿子对家庭赡养责任的部分逃避可能使得年老的父母在经济支持、 家庭生活照料上面临着一定的

困难， 生活质量必然有所下降， 在此背景下农村家庭的养老责任可能被分摊或推卸给同为父母子女的

女儿。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女儿赡养的风俗实际是在家庭养老资源匮乏的情况下， 农村家庭进行

适应性调整， 开发新资源的一种家庭策略行为”④。 在儿子无力赡养或者逃避赡养的现实情境下， 作

为 “外人” 但背负养育之恩的女儿自然就进入了娘家家庭养老的考量范围， 形成了娘家对于 “女儿

养老” 的现实需求。
（二） 女儿的惯习与资本： “女儿养老” 角色实践的生成逻辑

１． 女儿惯习： “女儿养老” 角色的情感基础

首先， 女儿对娘家父母的主观情感是一种在家庭场域中长期积累的情感惯习。 一般认为， 女性天

生情感更为细腻， 普遍对父母有着更为深厚的主观情感。 有研究指出， “与儿子相比， 女儿与父母情

感亲密度更高”⑤。 女儿对父母的主观情感使得她们在父母需要赡养、 照护的情境中更愿意无私地付

出。 有研究认为， “情感不应该被视为单纯的心理或生理反应， 它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具有明

确的社会指向和认知指向， 与具体的认知和判断有关”⑥。 也有人认为， 女儿被父母长期关爱呵护，
积累了深厚的情感惯习。⑦ 可以说， 情感是培育的结果， 女儿对父母的主观情感除了出于天性之外，
也是场域形塑的结果， 是在家庭场域中与父母长期互动的结果， 是一种 “体现在身体上的历史” 或

“第二天性”。 在实践理论的视域下， 本文将农村女儿对于娘家父母的主观情感理解为一种情感惯习。
人家都说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 那确实是。 闺女从小在娘家长大， 闺女一般就是比儿子跟爹

娘挨得老近 （更近）。 那就是孝顺， 亲情嘛！ 还是从小养大的有感情。⑧

另外， “孝” 不仅是传统家庭伦理， 也是场域形塑下的惯习。 唐灿等人的研究认为， 女儿养老并

非纯粹出于自发或情感， 她们也同样面临伦理的约束。⑨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 女儿受到娘家家庭及

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 传承了 “敬老爱亲” 的观念， 形成了一种身体化的性情倾向， 这种性情倾向

就是女儿的孝老惯习。 正是原生家庭场域形塑下女儿的孝老惯习成了女儿在做出是否承担娘家养老责

任的选择时的 “前认知” 实践原则。 女儿长期积累的情感惯习和家庭形塑下的孝老惯习是女儿在娘

家逐渐承担养老主要角色的重要心理基础， 是女儿在选择承担这一角色时不假思索的 “实践感”。
家庭影响还是很大嘞！ 你比如说吧， 俺爹就可孝顺俺爷。 俺爷孩子比较多， 平时对俺爹也不

太上心， 连结婚的事都不咋管， 但是俺爹还是很孝顺， 经常偷给俺爷送油送面， 甚至可能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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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望超凡、 甘颖： 《农村家庭变迁与女儿养老》，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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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翠玲、 秦群凤： 《女儿照护： 作为情感互动的养老实践———基于一个桂北村落的民族志研究》，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袁光锋： 《迈向 “实践” 的理论路径： 理解公共舆论中的情感表达》，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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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俺爹就是不管父母如何， （毕竟） 父母生了他养了他， 他觉得就应该对父母好点儿。 可能受

家庭影响吧， 我现在也是对父母挺孝顺的， 一般俺父母说啥我也会听。 俺结婚以后对俺公公婆子

也可好， 他们有事不给儿子打电话都给我打电话。①

２． 资本： “女儿养老” 角色的物质基础

在实践理论的视野中， 场域中 “位置” 的存在与特定的权力 （或资本） 相联系， 资本决定着场

域的布局。 农村女儿赡养从无名无实向有名有实的转变， 意味着女儿为娘家父母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支

持， 有的甚至在经济赡养上与儿子趋同。 这种转变不仅需要女儿有赡养父母的主观意愿和倾向， 也需

要女儿掌握一定的经济资本， 具备在经济上给予娘家父母支持的能力。 相关研究已经注意到当代农村

妇女当家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而且这种当家首先表现为在经济权力上的当家， 其次是家庭事务的决断

权。② 女儿掌握家庭经济权力是她们能够为娘家提供经济支持、 在娘家承担养老责任的重要物质基础。
孝顺还得有基础， 还得有钱啊！ 闺女也得有钱， 你光嘴上说孝顺， 那爹娘说我想喝箱奶， 你

说我可孝顺你呀妈， 我可孝顺就是没有钱给你买， 你说有啥用？ （女儿养老） 主要是现在闺女手

里还是有钱， 当家了， 在家里说了算。③

（三） 惯习与娘家财产继承中的 “女儿缺席”
重男轻女、 将儿女区别对待是农村家庭的一种古老惯习， 这种惯习是传统社会场域形塑的结果，

也是传统场域的属性在农民身上的体现。 布迪厄曾经指出， 惯习与场域之间并不总是吻合的， 惯习有

可能存在 “惯性” 与 “滞后”， 如果结构变迁过于迅速， 那些被以往的结构所形塑的心智就体现了惯

习的滞后性。④ 长期以来， 在传统场域中历史地形塑了娘家父母 “儿女有别” 的惯习， 而这一惯习在

场域变迁中显示出了它的滞后性。 在新的场域中， 尽管结构性的社会场景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 新的

惯习也在被不断形塑着， 但传统的惯习依然因其强大的 “惯性” 而顽强存在着。
老话儿咋说来？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闺女再好， 也是别人家人了， 当家肯定是儿当家

才对。 儿再不孝顺， 他也是儿， 是自家人， 闺女再孝顺， 她也是旁人。⑤

在新的场域中， 娘家父母滞后的惯习决定了女儿在娘家资源分配中的角色安排， 他们倾向于

“前认知” 地感觉儿子即使再不孝也是能够继承自己宗祧的 “自己人”， 女儿再亲也是一个 “外人”。
基于这一性情倾向， 作为家长的娘家父母在家庭财产继承安排中委屈女儿， 让女儿扮演一个 “缺席

者” 的策略选择也就变得 “合情合理” 了。 女儿扮演 “缺席者” 的角色实际上是在惯习的驱使下娘

家当权者在家庭财产继承中的策略选择结果。
理解女儿在娘家财产继承中扮演 “缺席者” 的角色， 还必须对女儿行动背后的逻辑加以诠释。

女儿在娘家财产继承中扮演 “缺席者” 的角色也是女儿接受娘家财产继承策略的结果， 场域长期形

塑下的女儿惯习是女儿能够接受 “缺席者” 角色安排的决定因素。
（不分娘家的财产） 是因为我想着我是出门在外的闺女了， 你不给就不给， 拉倒！ 反正 （财

产） 早晚都是娘家人的， 你最后一争， 反而跟娘家闹掰了， 也不好看。 就像我说嘞俺老达⑥跟

婶， 他家最后不是 （把财产） 平分了？ 四个闺女俩儿到现在都不说话⑦了， 姊妹们也都不说话

了， 谁也不理谁了。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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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访谈资料。 访谈对象： ２０２４０３２３－Ｈ 村村民－ＷＱＨ。 访谈地点： ＷＱＨ 打工饭店内。 村民 ＷＱＨ 今年 ４７ 岁， 兄弟姊妹三个。
李永萍： 《家庭政治视角下的农村 “女儿养老” 及其形成机制》，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访谈资料。 访谈对象： ２０２４０４０７－Ｈ 村村民－ＹＸＸ。 访谈地点： Ｈ 村小卖部门口。
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李猛、 李康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１７５ 页。
访谈资料。 访谈对象： ２０２４０３３０－Ｈ 村村民－ＬＧＳ。 访谈地点： ＬＧＳ 家中。 村民 ＬＧＳ 今年 ７２ 岁， 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
达 （当地方言发音）： 此处指的是父亲的弟弟。
指兄弟姊妹反目、 不来往了。
访谈资料。 访谈对象： ２０２４０４０７－Ｈ 村村民－ＣＸＬ。 访谈地点： ＣＸＬ 家中。 ＣＸＬ 今年 ４９ 岁， 兄弟姊妹有三个。



一方面， 在长期家庭生活中所积累的情感惯习使得女儿可能不愿意因为利益与娘家发生争执， 让

父母难堪， 何况女儿对于父母的奉养本来就是更多地出于主观情感而非利益考量。 另一方面， 女儿的

惯习也是社会结构的产物， 传统场域所形塑的 “女儿将自己看作娘家的外人” 的惯习仍以其强大的

“惯性” 而顽固地寄居在女儿身上， 这可能也是大部分女儿能够接受娘家财产继承 “缺席者” 这一角

色的实践逻辑。 也就是说， 除了在滞后惯习指引下娘家当权者做出的策略性安排外， 女儿可能也在长

期的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形塑下接受并建构了自己是娘家 “外人” 的身份。

五、 结论与讨论

随着农村 “女儿养老” 的兴起， 关于女儿在娘家角色的转变逐渐成为被广泛讨论的议题。 在娘

家的养老事务上， 儿女趋同是农村家庭的一种新趋势： 女儿在娘家养老中逐渐从辅助性角色向主要角

色转变， 女儿不仅与儿子共同承担娘家父母的赡养费用， 更是在对父母的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发

挥着比儿子更重要的作用。 但是， 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农村女儿在娘家的财产继承中依然扮演着 “缺
席者” 的角色， 女儿在娘家养老和财产继承角色上发生了一定的冲突。 这说明所谓的儿女趋同只是

一种表象， 是农村家庭儿女在养老义务上的趋同化， 而不是家庭身份、 权利上的趋同化。 女儿在娘家

养老中的角色冲突表明农村家庭在养老问题上不但开始突破传统的家庭伦理建构， 而且女儿的家庭角

色也发生了新的转变。 但是， 女儿在娘家财产继承上的 “缺席” 也明显与国家的相关法律相悖， 有

违家庭成员之间的公平。 这种儿女之间在角色承担上的不公平反映了农村家庭在家庭伦理和性别观念

上的滞后性以及观念、 需求之间的矛盾性。
在实践理论视角下， 农村女儿为娘家父母养老而无缘家庭财产继承的角色冲突是场域变迁、 惯

习、 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 场域变迁下娘家的养老现实需求是女儿承担娘家养老角色的前提， 女儿从

小在娘家生活长期积累的情感惯习与孝老惯习是引导其在娘家养老中承担主要角色的性情倾向， 女性

家庭地位上升背景下女儿在经济上当家做主为其承担娘家养老主要角色提供了资本。 场域快速变迁下

滞后的惯习是娘家父母在娘家财产继承中做出女儿 “缺席” 的策略性安排所遵循的实践原则， 女儿

的惯习及其 “惯性” 使得她们接受了这一安排并在实践中扮演了 “缺席者” 角色。
应该说， 女儿分担赡养父母的责任是新场域下重构农村家庭养老秩序、 突破农村家庭养老困境的

新路径， 对于现实情境下的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的保障和改善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 “女儿养老” 角色

与女儿在娘家财产继承中的 “缺席者” 角色的冲突有违法律精神和社会公平， 凸显了现代化进程中

农村家庭性别观念、 伦理建构的某种滞后性， 说明农村女性在某些领域还缺乏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从

社会层面来看， 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强性别平等观念的教育引导， 推动传统家庭性别观念的革新； 另一

方面也应该看到， 随着场域的变迁， 农民的惯习也在不断被新的场域所形塑， “儿子女儿都一样”
“女儿也是传后人” 等现代观念也逐渐被农民所接受， 滞后的惯习最终会逐渐跟上农村现代化的步

伐， 或许 “女儿养老” 只是一个变化的新开端。 随着农村社会性别观念的变迁和女性地位的不断提

升， 年轻一代女性在娘家的角色地位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女儿参与娘家财产继承可能会成为部分

农村家庭的新考量。

（责任编辑： 邝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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